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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文化守护与文明对话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
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黄平县谷陇镇身着银饰盛装的
小朋友们。 杨武魁 摄

保护：从认识到行动的文化自觉

文化遗产历经天灾人祸和久远年代的
洗礼，能够幸存至今的，都是先人留给我
们的宝贵财富。保护这笔财富，守住民族
的根与魂，是我们每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
圣责任。

在黔东南的侗族村寨，我目睹了一场
“救火”行动——不是扑灭火焰，而是抢救
即将消逝的侗族大歌。当地的文化工作者
翻山越岭，寻访歌师，用现代设备记录那
些即将随老人离去而消失的古歌。一位年
轻的文保工作者告诉我：“每录下一首古
歌，就像从时间的手中抢回一颗珍珠。”

保护文化遗产，首先需要的是文化自
觉。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
会，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有了极大提高。
在镇远古城，我看到了这种自觉生根发
芽。当地的居民不再将老建筑视为落后的
象征，而是自豪地向游客介绍自家百年老
屋的历史与故事。“这是我曾祖父建的，那
时的木匠不用一根铁钉就能让房子屹立百
年。”一位店主指着自家榫卯结构的房屋如
是说，眼中闪烁着光芒。

法律与制度的完善是保护的基石。这
些年来，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和制
度构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体系已相对
完整。从汇报会的信息可以看出，各个政
府部门都已担负起相关责任。不过，如同
精密的机器需要润滑剂，这个体系或许还
需要协调、协作，让保护工作运转得更加
顺畅有效。

资 源 与 人 才 的 保 障 是 保 护 的 生 命
线。在偏远地区，资源和人才的匮乏是
普遍存在的难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政
府来完成这一宏大使命，必须调动社会
力量，特别是企业的积极性，共同参与
这项事业。曾经的教训警示我们，地方
文化遗产保护人员和机构的存在不可或
缺 —— 因 为 对 文 物 的 自 豪 感 和 归 属 感 ，
本地人最为强烈。

令人欣慰的是，贵州扩大了文保所的
编制，从十几人增加到 90 多人，并计划在
贵州大学开办文化遗产专业。这一举措如
同在文化的土壤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假
以时日，必将长成参天大树。

传承：变与不变中的文化智慧

贵州是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典范。在
这里，文化不是博物馆中静止的标本，而
是村寨里生生不息的日常。

在黔南的一个布依族寨子，我见到了
令人动容的一幕：孩子们放学后，不是立
即回家看电视或玩手机，而是聚集在寨老
的竹楼下，学习传统的布依族山歌。那些
稚嫩的嗓音唱着千年前的旋律，仿佛古今
在这一刻交汇。这种代际之间的文化传
递，比任何物质遗产都更加珍贵。

然而，在传承的路上，我们需要提高
警惕，不能舍本逐末，仅仅从旅游或经济
角度考量，而要回归文化遗产保护的初心
与使命。在西江千户苗寨，我看到了商业
与传承的微妙平衡。一位苗家阿妈一边织
布一边告诉我：“现在有些姑娘为了方便，
都买现成的机织布做衣服，可我觉得手织
的才有我们苗家的魂。”

更为关键的是，要在社会群体特别是
青少年中，形成和强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意
识。建议在教育系统中加入文化遗产保护
的元素或课程，在历史课程中融入本地文
化内容并进行讲解。在贵阳的一所中学，
我看到历史老师带着学生们走访附近的古
镇，让他们亲手触摸历史遗迹。“当学生们
站在 600年的古桥上，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就
不仅仅是课本上的文字了。”这位老师的话
道出了体验式教育的真谛。

文化遗产的传承，核心在于“活”。它
既要保留传统的精髓，又要适应现代的生
活。在六盘水的一个彝族村寨，我惊喜地
发现，年轻人开始用短视频记录父辈的传
统技艺，用直播展示彝族的火把节。古老
的文化以新的形式延续着生命，这正是活
态传承的精妙之处。

传播：从贵州走向世界的文化对话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
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各地为了发展特色旅
游，都在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并通过
各种现代手段进行传播。

贵州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活态博物馆

之一，应当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负，加强对
外传播。在毕节的彝族聚居区，我遇到了
一位来自法国的文化学者，他专程来研究
彝族的十月太阳历。“这是一种与西方完全
不同的时间观念，”他激动地说，“它体现
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另一类理解，值得全
世界了解和学习。”

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关键在于用受
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听得懂的语言，要与
国际通用的表达方式和共同关注的话题接
轨。当前全球传播领域最关心的是少数族
裔和环境保护，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而这正是贵州的强项。

贵州是中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之
一，各民族长期和谐共处，创造了丰富多彩
的文化景观。同时，贵州曾经是欠发达地区，
却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森林覆
盖率逐年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
列。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在黔西南的瑶族村寨，我目睹了传统文
化与生态保护的完美融合。瑶族同胞世代传
承的“砍一种十”习俗，保证了森林的永续利
用；他们建造的吊脚楼，几乎不破坏地表植
被；他们的稻田养鱼系统，形成自给自足的
生态循环。这种生存智慧，对于面临生态危
机的人类社会具有重要启示。

我一直认为，贵州是中华文化对外传
播的活样本。我们可以设想，通过数字技
术建立“云上贵州文化遗产”平台，让全
球观众随时随地欣赏侗族大歌的韵律；通
过国际合作项目，邀请各国学者深入贵州
村寨，共同研究多民族共生智慧；通过文
化交流活动，将苗绣、银饰、蜡染等传统
工艺带入国际时尚舞台。

在遵义的一个文创园区，我看到了这
种文化对话的萌芽。当地设计师将苗族图
腾与现代服饰相结合，创作出既传统又时
尚的作品，远销巴黎、米兰等国际都市。

“每一件衣服都带着我们贵州的故事走向世
界，”一位年轻设计师骄傲地说，“文化只
有对话，才能生生不息。”

结语：守护文明的灯火

夜幕降临时，我站在贵阳的甲秀楼上
眺望，城市灯火与远山暮色交融。这景象
让我想到，文化遗产就如同这灯火，在时
间的黑夜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传播，是一项系
统的文化工程。它需要保护的坚韧、传承
的智慧、传播的艺术。从提高认识、完善
法制、保障资源，到培养人才、活态传
承、教育浸润，再到创新传播、国际对
话，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

文化遗产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
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生命密码；不是与现
代社会格格不入的遗存，而是创新灵感的
源泉。在贵州，我看到了文化遗产与当代
生活的和谐共生，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美
妙对话。

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文化遗产，
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未来的承诺。当我们
聆听侗族大歌的天籁之音，欣赏苗族刺绣
的精妙绝伦，感悟彝族历法的深邃智慧
时，我们不仅是在体验一种文化，更是在
与人类的集体记忆对话。

让贵州这座“活态博物馆”，成为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扇窗口，成为人类文明
对话的一座桥梁——这既是对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
史与未来的庄重回答。

文化的灯火，将在贵州的群山间永远
闪亮，照亮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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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新作 《屯堡》 在
《中国作家》 杂志首发。这是贵州实施“四大文化工程”进
程中涌现的文学创作成果，该小说以明初“南北榜案”为
切入点，讲述江南士子郝余良因科举变故西行入黔的故事。

小说采用传统叙事结构，以郝余良的经历为主线，串
联起董安贵等众多人物与事件，并通过郝余良的视角，呈
现屯堡文化“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核心价值。

这部 16 万余字的小说，源于冉正万一次“废稿三万”
的顿悟，成于其对贵州多地屯堡的实地寻访。在冉正万看
来，写历史小说，终究是要在故纸堆里找到与当代人共鸣
的那根弦。

在真实土地上寻找虚构的根基

长篇小说 《屯堡》 的创作始于 2022年，但过程远比预
想的曲折。

“ 《屯堡》 的故事背景最初是设定在安顺市云山屯，
闭关写了近 3 万字后去实地，才发现我所构建的叙事根
基，与历史现场存在偏差，便将之前所写的内容作废。”冉
正万用“疯狂”二字形容那一天的心境，这也让他意识
到：历史写作必须脚踏真实的土地。

小说的开头极具戏剧性：信使连夜送捷报，郝余良全
家庆祝高中，然后一切突然被取消。“先给读者一个期望，
然后毁掉它，再给他新的期望。”冉正万解释道，这也是他
常说的文学创作中“开头”的重要性。

冉正万介绍，明洪武三十年 （1397），明朝科举出现
“南榜全中、北榜落空”的罕见局面，朱元璋下令对此次科
举考试进行重新审理。

冉正万有意将主人公郝余良设定为南榜考生中的倒数
第三名，“史料对排名靠后者记载甚少，这正好为小说虚构
提供了空间”。

这种在历史缝隙中打捞素材的方式，还体现在冉正万
对朱元璋之子朱橚的书写上。这位王爷对流放毫无怨言，一
心研究植物，编纂出《救荒本草》。这本书收了414种植物，其
中 276种是首次入药典，每一种都配有工笔插图，详细标注
生长地点、食用方法及去毒方式。“这本书传到日本、英国，对
后世植物分类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冉正万说。

在小说中，冉正万将朱橚的流放经历与主人公的命运
交织在一起，“朱橚虽被贬，却没有失意，他走到哪里都继
续研究植物，这种精神也影响了郝余良，可以说是两个失
意的人抱团取暖。”

冉正万认为，历史小说的写作，要在真实基础上寻找可虚构的部分：既要尊重大事
件的客观性，比如战争、重要人物的生平，又要在细节中注入想象，“像郝余良的生活
细节、对话内容、日常饮食，这些都属于可虚构的范畴。”

将文字写在贵州山水间

在贵州的山水间行走，对冉正万而言，是创作的源泉，是灵感在大自然里“等”着他。
冉正万出生于贵州省余庆县，18岁离开家乡成为一名地质队员。在野外工作的 8年

里，他走遍崇山峻岭，亲历贵州最原始的地貌与最质朴的生活。山的挺拔与水的灵动深
深影响着他，这些体验也不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如今的乡村早已改换新颜，但是它的样子已经刻在你的脑海里，写小说时它就会
窜入你的脑海，变成笔下的文字。”冉正万说。

冉正万认为，变化寓意着新的生机。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着冉正万的题材选择，但
他创作的内核始终保持一致：文学创作必须建立在对事物不断了解的基础上。

为了写好小说 《屯堡》，冉正万走访了安顺鲍家屯、傅家屯、本寨、云山屯及水城
蜂王屯等六七个屯堡。“只有不断行走，才能写出贵州独特的地形地貌。”冉正万笑言，
每一次探访都在加深他对屯堡的认识。

“本寨有商业驿站的烟火气息，在傅家屯则能感受到浓浓的军事色彩。”鲍家屯的水
利设施给冉正万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入黔始祖鲍福宝将古徽州水利工程建设的方法
与鲍家屯地质地貌形态完美结合，形成了如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泄洪抗旱工程。”冉正万
介绍道，江南移民来到贵州后，其建筑、习俗与饮食文化，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都深深影响了贵州的发展，这些在如今的屯堡中仍能找到印记。

“蜂王屯三面都是悬崖，只有一条斜坡能上去，过去里面曾住过两万人。”冉正万将
六盘水市水城区蜂王屯的险峻地形写入小说，让郝余良在“行走”中穿越贵州山水。他
认为，这并非简单描写自然风光，而是要展现山水如何与人物命运相互呼应。

事实上，这一创作思路也契合冉正万对屯堡文化吸引大量游客的思考。“旅游的核
心竞争力最终源于文化。”冉正万表示，单纯的山水风光容易让游客感到单调，而文化
能为自然景观注入灵魂与故事，满足了现代旅游者“求新、求异、求知”的心理需求。

异质化表达与个性化写作

作为在贵州大地上写作了40余年的作家，冉正万见证了本土文学的变迁。
“20世纪 90年代，贵州作家几年难见一篇作品上大刊。现在每年都有十多篇，完全

不一样了。”他认为，贵州文学的优势在于异质化，“将上海和北京的都市生活写得不同
很有难度，但贵州很多生活是别处没有的，可书写的内容十分丰富。”

在冉正万看来，贵州文学的魅力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多元的民族文化。其作品
《银鱼来》 以黔北的崇山峻岭为背景，叙述跨越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真实再
现了黔北地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民情风俗以及社会变迁中人们的命运。

近年来，冉正万持续创作出高质量贵州题材作品。除了 《银鱼来》 外，还有聚焦抗
战记忆的小说集 《图云关》、描摹贵阳老街的 《洪边门》，其作品中“屯堡石墙、山间银
鱼、老街苔痕”等意象，成为当代文坛贵州地域文化的鲜明标识。冉正万说：“贵州给
了我最深的滋养，是我最熟悉的土地。”

在冉正万的理念里，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生活在这里，写作的内容也只能源于这
里。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这是冉正万的写作信条。

冉正万认为，贵州的地方史实与整个中国血脉相连。他有个写作习惯：每写到具体年
份，必查证当年中国与世界的大事。“或许能发现与贵州的关联，即便没有也很有趣。”

采访尾声，冉正万透露正在创作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的新作，尝试“环形结构”叙事。“已
经快写完了，但还要改。”语气里既有即将完成的轻松，又有对作品永不满足的苛求。

“命运把你抛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冉正万这一观点，正如 《屯堡》 中郝余良所
秉持的信念。从地质队员到作家，从关注乡村到探寻历史深处，冉正万的身份转变与文
学创作紧密相连。他始终在寻找文学与生命的交汇点，那里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个体
命运的回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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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踏入贵州，总有不同的感受如清泉般涌上心头。群山依旧，村
寨如昔，但每一次凝视，都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现新的灵光。那些
散落在千山万壑间的文化遗产，如同被时光串起的珍珠，在岁月的长河
中熠熠生辉。

在雷山县的苗寨，我遇见了一位 80 岁高龄的银匠。他那双布满老茧
的手，正握着祖传的工具，一锤一锤地敲打银片，花纹逐渐浮现，那是
迁徙路上的一条条河流，一座座山川。“这朵花是我们的祖先渡过黄河时
见到的浪花，”他指着银饰上的纹样说，“这片叶子是他们翻越武陵山时
采摘的茶叶。”在他眼中，银器不只是装饰，更是一部用金属书写的民族
史诗。这样的文化记忆，正是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丹寨县宁航蜡染非丹寨县宁航蜡染非
遗工坊遗工坊，，蜡染画娘在绘蜡染画娘在绘
制蜡染画制蜡染画。。

黄晓海黄晓海 摄摄

吴志良

冉正万长篇小冉正万长篇小
说说《《屯堡屯堡》》在在《《中国中国
作家作家》》杂志首发杂志首发。。

（受访者供图）


